
 

三十五 

 

我梦见我背后的石壁开了，发出格支格支的声响，石缝之间裂出鱼肚白的天空，天空底下

有个小巷，清寂无人，旁边是一个庙门，我知道那是大庙的侧门，从来不开，门口牵了一根

尼龙绳子，晒着小孩的衣服，我认出来这地方我曾经去过，是四川灌县的二王庙外，我则在

分水的堤堰上走，脚下江水滚滚，对面岸上还有一座被占用了的庙址，我曾经想进去而不得

其门，只看见高高挑出院墙的乌黑的飞檐上爬着的鱼蛇，我拉住了一根钢丝缆绳，一点一点

前移，白花花的河滩上居然有人在钓鱼，我想到他跟前去看看，水涨了，我只好退缩，四周

央央流水，中间的我竟又是个孩子，此刻的我站在一个长满荒草的从门口看着那童年时候的

我，穿的一双布鞋，进退两难，鞋帮子上有个布锁的纽扣，我小学校里那些说下流话的同学

说我这脚上的鞋是女人穿的，弄得我很不自在，也正是从街上野惯了的这些男孩子嘴里我第

一次懂得那句骂人话的涵义，他们还说，女人是贱货，又说街角卖烧饼的那胖女人同男人贴

饼子，我知道这都不是好话，同男女的肉体有关，可究竟什么关系只模模糊糊并不清楚，他

们说我喜欢同班的那个给过我一张香片纸的黑瘦的小女孩，我脸上顿时便发烧，这又是我小

学毕业之后进了初中有一次看暑期学生专场电影时碰上他们，说她现在长得比以前白净多了，

挺风骚的丫头，还向他们打听过我，他们问我干么不同她约会，然后我就掉在女人的肉体之

中，挣扎着，伸手摸到了一个女人润湿的下身，我以前没这么大胆，我知道我坠落了，又窃

窃欢喜，大约知道这是一个我想得到而得不到的女人，她姣好的面貌我却无法看到，想去吻

她竟被另一个女人的嘴吻着，心里明白不爱却也自得其乐，我也就看见了我父亲忧虑的的眼

睛，他默默无声，我知道他已经死了，便知道这不是真的，梦中我尽可以放纵，又听见匡当

匡当门板被风吹得直响，我记起了我睡在山洞里，头上折皱起伏的古怪的屋顶是马灯照着的

岩壁，我睡在透湿的被褥里，衣服都没有脱，贴身的衣服同样潮湿，脚一直冰凉没暖和过来，

山风很猛，在匡当的门板震荡声后呜呜吼叫，像头黏着血的野兽，就躺在抵上门板的山洞口，

我细心倾听，风声来自山岩顶上，在草甸和灌丛中驰骋。 

  尿憋得不行，我翻身爬起，拧亮马灯，提在手里，拔上鞋，把用一段段树干钉成的门板

后顶着的树杈子撤了，门板匡当一声被风吹开。洞外浑黑的夜幕马灯只照亮脚下一圈。我往

前走了两步，解开裤子，抬头突然看见面前一个巨大的黑影，足有十公尺高，凌空俯视，我

惊叫一声差点把手上的马灯甩掉。巨大的身影同时跟着摇动，我即刻醒悟到这莫非就是我读

过的《梵净山志》 中记载的所谓「魔影”。我摇晃马灯，它跟着也动，确实是我自己在夜空

中的投影。 

陪同我上山的这农民向导，也闻声赶了出来，手中捏把砍刀。我惊魂未定，还说不出话来，

只啊啊的叫，一边摇晃马灯，指给他看，他也立刻啊啊叫喊起来，随即接过我手上的马灯就

见两个巨大的身影在浑厚的夜幕上随着两人的叫声跳跃不已，被自己惊骇又发现惊骇自己的

竟是自己的影子该怎样惊奇!两人像小孩子一样跳着撒尿，让黑乎乎的魔影也跟着跳，又是对

自己的镇定，对出窍了的魂魄也是种安慰。 



回到洞里，我兴奋得再也睡不着，他也在翻身。我干脆叫他讲讲山里的事，他嘟嘟嚷嚷说

个开来，可他此时说的土话十句有八句我听不明白。他好像说他有个做什么的远房叔伯兄弟，

大概是被熊抓瞎了一只眼，因为进山时没敬山神，我也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不是对我责难。早

起，原打算去九龙池，大雾迷朦。他走在前面，三步之外就只剩下个淡淡的人影，到五步远

我大声招呼他都难得听见。山雾居然浓密到这程度，昨夜灯光竟能在上面投影，也就不奇怪

了。对我这当然是一种新鲜的经验，吹口气都有白色的雾气袅绕来填充吹开的空隙。从洞口

还没走出百步远，他却站住，折回头说不能去了。 

“为什么?”我问。 

“去年也是这鬼天气，有一伙六个人进山来偷挖药材的，只回去了三个，”他嘟嚷道。 

“你不要吓唬我，”我说。 

“你要去你去，我横直不去了。” 

“可你是陪我来的!”我当然有些恼火。 

“我是站长派的。” 

“可他是为我才派的你。”我只没有说他脚力钱是由我出。 

“出了事，我跟站长不好交代。” 

“你用不着同他交代，他不是我的站长，我也不需要他负责，我只对我自己负责。我就想

去看一看这九龙湖!” 

他说那不是湖，只是几潭水池子。 

我说：湖也罢水池也罢，我就要看看那里的金发藓，我就为这高山上一尺来厚的金发藓来

的，我就要到那厚厚的藓苔上打个滚。 

他说那里不能睡觉，都是水草。 

我想说是站长说的，在那金发藓上打滚比在地毯上要舒服得多，可我没有必要同他解释什

么叫地毯。 

他不说话了，低头走在前面。我于是又上了路，这就是我的胜利，我只能对我自己出脚力

钱的向导毫无必要施行我的意志。我无非要证明我有自己的意志，这也就是我来到这鬼都不

肯来的地方的意义。 

他又不见了，我稍许松懈一下，几步没跟上，他就消失在这白茫茫的迷雾中。我只好加快

脚步去追踪他的影子，到跟前才发现是一棵高山栎。要我现在一个人从这草甸和灌丛中认路

回去，不知会走到哪里，我失去了方向，又开始大声喊他。 

他终于出现在雾中，冲着我莫名其妙指手划脚比划，等我到他面前才听见他在叫喊，都是

这该死的雾。 

“你生我气了?”我问，我想我应该表示歉意。 

“我不气，气也不气你，你这人生我气啦!”他依然手舞足蹈喊叫，浓雾中听起来都闷声闷

气。我当然知道是我无礼。 

我只好紧跟在他后面，几乎踩到他鞋跟。这自然走不远的，走起来也不舒服。我所以上这

山来并非只看他的脚跟。那么，我又为什么而来?这都同夜里的梦和魔影和一身里里外外湿呼



呼的衣服和一夜似乎未睡和这种劳累有关，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伸手去摸放在贴身衬衣口袋

里的那根防蛇的药草，却怎么也摸不到了。 

“还是回去吧。” 

他没有听见，我只好又大声喊： 

“回去!” 

这一切都可笑，但他没笑，只嘟嚷了一句： 

“早就该转回去。” 

我还是听了他的，跟他回转去了。他进洞就生火，气压太低，烟子出不去，把洞里也薰得

烟雾腾腾，眼都睁不开。他坐在火堆边喃喃呐呐。我问： 

“你对着火堆讲什么呢?” 

“说人抗不过命，”他说。 

后来，他爬到铺板上睡觉去了。不一会，就听见他鼾声大作。他是自在之物，心安理得，

我想。而我的困扰在于我总想成为自为之物，要去找寻性灵。问题是这性灵真要显示我又能

否领悟?即使领悟了又能导致什么? 

我百般无聊，在这潮湿的山洞里，里面的湿衣服都冰凉贴在身上。我这时领悟到我要的充

其量只是一个窗口，一个有灯光的窗口，里面有点温暖，有一个我爱的人，人也爱我，也就

够了，舍此之外都属虚妄。可那个窗口也只是个幻影。 

我记得我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梦，去找我幼年时住过的房子，去找那点温暖的记忆，那进

伸很深的院子套着的院子像迷宫一样，有许多曲折窄小黑暗的过道，可我永远也找不到一条

同样的路，能从进去的原路再出来。我每次进到这梦中的院子走的路都不一样，有时我家住

的院子的天井是前后人家的过道，我不能做些只为我自己而外人不知道的事情，总也得不到

那种只为自己所有的温暖的亲切感，那怕我在自己房里，墙的板壁不是没有撑到房顶，就是

纸糊的墙皮破碎，或者有一面墙干脆倒了，我爬上一个搭到阁楼上的梯子，从楼梯往下看，

屋里全成了瓦砾，那外面本来是一片南瓜地，我曾经爬在南瓜藤下捉过蟋蟀，颈子和手膀子

上擦的瓜藤上的毛，和着汗水弄得周身发痒，那在阳光下，这在冷雨里，本来堆满瓦砾的场

子上，竟也盖满了别人家的房子，简直不知什么时候盖起来的，窗户还都关得那么严实，这

半截子没有墙壁遮挡的阁楼下面，我外婆在倒腾一个同她一样老的从上面揭开盖子的红木旧

衣箱，她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我还是应该找寻点温暖的回忆，我儿时的梦，确切说，是我做

过的关于我儿时的梦，我想去找寻我小时候的朋友，那些我已经忘掉了姓名的小伙伴，有个

男孩子他下嘴唇上留下一道跌破的伤痕，显得特别忠厚，他有个专门养蟋蟀的紫砂罐子，说

是他祖父传下来的，我也喜欢他姐姐，挺温柔的一个大姑娘，可我从来没有同她说过话，我

知道她后来嫁人了，我再去她家也肯定扑空，甚至碰不上这我幼年时嘴唇上有伤痕的伙伴，

我走过一家家房门紧挨在一起的小街，街面上的房子屋檐很矮，几乎伸到街面上来，我要赶

紧回我自己的家，我外婆在等我吃饭，她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大声叫我，光听她声音总以为她

在同谁吵架，她经常同我母亲吵嘴，脾气非常急躁，人越老脾气越加古怪，她同她自己的女

儿都合不来，闹着回老家找她的一些表亲戚去了，后来说是死在养老院里，我必须找到她的



下落，才对得起我死去的母亲，我这会尽想到死了的人，也怕是平时不曾想到过她们的缘故，

她们其实都是我最亲近的人，在这山洞里，对着柴火，火苗跳跃总诱人回忆，我揉搓被烟子

薰得睁不开的眼睛。 

我起身到洞外，雾淡薄一些了，能见到十步开外。空中飘着细雨。我发现这一道道崖缝里，

插着一些烧剩的香头，还插有一根扎着红布条的树枝，我想这大概就是山里人之所谓灵岩吧，

妇人家求子的地方。 

 矗立在顶峰的巨大擎天石柱全消失在雾中，我循着山脊走去，没有想到一座死城竟然在雾

中出现。 


